
被誉作武夷山“都江堰”的北宋“清献河”水利系统
工程古迹，曾为八闽翘楚，在闽北历史上亦是最早的“水
美城市”工程。其中的枢纽建筑之一“临安坝”，至今让
武夷山市区山光水色，浑然天成，千年来赢得了“山水古
城”与“金崇安”的美誉。“山光水色”的“山”即崇安古城
西郊屏列的丹霞岩群峰，旧称“西山”，今名“小武夷”公
园；“水”即逶迤城东2000余米的古代人工湖，百姓称之
为“大溪塘”“临安湖”。临安湖的潋滟“水色”顾名思义
仰赖北宋的“临安坝”古堰造就。古堰是条长带状滚水
坝，崇溪河水从石堰上涣漫而下，在宽阔而拱曲的坝面
上湍流成雪白的水花并发出清脆的喧响。如果说，临安
湖是一架翡翠色钢琴，那么白龙过江般横亘于碧潭东南
的临安坝，便是这架巨琴上雪亮的琴键，至今不舍昼夜
地弹奏着武夷山千年沧桑悲欢跌宕的史诗乐章。

多年前的一天，笔者在兴田镇城村村采风，于村中
赵氏宗祠的一位村民手上看到一套清刻版《古粤赵氏宗
谱》，不经意中翻阅到一篇《宋贤传略·赵抃》文章，其中
提到这一水利工程。

赵抃是武夷山古代政绩卓著的一任县令，是百姓至

今耳熟能详并被神化了的人物“清献老爷”。他在北宋
崇安（今武夷山市）建县（994）后的第46年（1040）上任知
县，极重视并善于兴修水利。史册记载，他先后履职过
闽、赣、川等地及朝廷，累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级）。为
官以执法严明、政绩卓越与生活清廉著称，为戏剧人物
包公的主要原型，人称“铁面御使”。成语“铁面无私”

“一琴一鹤”即出自他廉明事迹的典故。据明代县令、文
学家邱云霄《传略》记载：

崇于淳化始升县，维时荒度未徧（遍），安养未周，
虽附郭平旷之土，民有目为旱区而弃之者，盖以土高
水下，滋灌不逮也。公至，相地度宜，鉴阜而渠，引治
西之流，贯中城而南十里，俾坟壤为沃区者万馀（余）
亩。当公凿渠之初，撤徙民居，民有怨之者，公谕以诗
云：“撤屋变成河，恩多怨亦多。百年千载后，恩在怨
消磨”。盖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公权之，益已熟
矣。迄今，民戴公泽，久而勿替，乃名其河为“清献
河”，志不忘也……

在旧崇安县水路交通第一站和商旅要津，有“淮溪
首济”之称的武夷山市兴田镇城村村，赵氏是该村三大

姓之一，其宗祠建筑保护至今相对完好。赵抃作为本县
历史上政声最高的“父母官”，该村赵氏百姓引以为自
豪，倍加崇敬，因此不仅将他收入赵氏宗谱，且在宗祠中
进行供奉。南宋县令还在县城文庙旁为他建了首座专
祠，并特请当年的朱熹为该祠撰写了一篇脍炙人口的创
祠“记文”。此记文随朱子的声名流传朝野，推动了全国
府县在文庙设立乡贤祠宇制度的形成。之后，在崇安县
城内，有记载以赵抃谥号命名的文物，除了《传略》中提
到的“清献河、清献梅、清献亭、清献碑、清献祠”外，还有
清献坝、清献桥。这些纪念物虽然当前仅残存下“清献
坝”和“清献河”，但今天的武夷山市清献街、清献村、清
献社区、清献小学等命名，持续地表达着对这位先贤的
崇高敬意与“志不忘也”。

“清献河”是一套水利工程网络，是武夷山有史籍详
载的最著名的古代系统性水利工程。其规模既包括从
崇安县城西北石雄开始的陈湾陂、灌溉西门畈和横穿城
区的河渠及灌溉南门畈的田圳等水网，还包括在城东河
湾顺势截流的临安坝（新阳陂）及其所形成的青龙潭、青
龙码头及向南绵延十里的“新阳圳”与灌溉如今机场区
域的4000多亩新阳畈中的沟渠。这一系统工程，使崇安
超过万亩的粮田实现了旱涝保收，数万的城乡人口生活
用水得以保障。后任的南宋崇安知县王齐兴在一次视
察新阳渠中，感慨赵抃的功德赋诗道：“唯有新阳陂上
叟，终年饱饭已忘饥”（清康熙《建宁府志》）。如今城内
的古渠其实只是清献河的一小部分，属于“北清献河”；
临安坝至新阳的长圳，同样也称“清献河”，属于“南清献
河”。文献中发现，在赵抃赴任崇安前，县城西北的石雄
事实上已有“陈湾陂”，但是年久失修淤塞荒废了。赵抃
到任后，广招贤才，励精图治，重新疏浚并扩展了陈湾陂
及其渠道，使其在灌溉西门畈后穿城而过灌溉南门畈。
在修通北清献河后，赵抃一鼓作气，又在城东新筑临安
坝。临安坝及其长渠，工程之浩大、精密与艰辛，并不亚
于陈湾陂至南门畈的工程，创造了古代闽北地区水利工
程体量最大、输水最长、获益最广等多项纪录。

临安坝的结构科学，形态美观，是数千年农耕文明
中先人合理利用自然、因势利导开发水利的经验与智
慧的结晶，是“天人合一”文化的活化石。此坝的安全
设计与施工都相当科学。例如在坝体的走向设计上，
它不是横截河流、当冲筑坝，而是在河流拐弯处斜切河
流，顺势筑堰，极大地规避了洪水的正面冲击。与此同
时，坝体还设计成宽阔低矮的卧坝，并且迎水面为斜坡
状、朝天面为前仰后俯的拱曲状，十分符合现代流体力
学原理，让水流特别是洪流及其所裹挟的沙石可以很

顺畅地滑堰而过，却不对背水面的坝基构成下淘威
胁。这一设计同时还实现了“保安功能”，即让不慎落
水的人或牲畜在漂流到坝沿时不会被撞伤；当漂至坝
下时也不会严重跌落摔伤或被涡流卷困而淹毙，极为
人性化。

临安坝的设计还衍生了系列诗情画意的美学意
境：一是由粗大石块干砌的拱曲坝面，激溅出了雪白的
水沫，养眼又悦耳；二是银练般的长坝如白龙过江，包
括其南段的弧形坝体，让“白龙”更增添了一抹生动，形
成了游龙摆尾的传统审美意象。更重要的是，临安坝
高程的定位及十里长渠的设计和开凿的科学性与高难
度，体现了宋代在测绘技术上的精准与施工技艺上的
精湛。临安坝所蓄之水通过横穿半岛状的师姑洲而向
南凿筑直达新阳的十里长渠，据说其落差竟不足三米，
其测绘之精准令人叹为观止。崇安《邱氏宗谱》记载，
赵抃当年到任伊始，求贤若渴，遍寻人才，在岚谷黎口
村寻访到一位通晓风水堪舆地理的贤达丘纯，人称“丘
神仙”，就如何解决崇安多旱田多火灾问题三顾茅庐。
丘纯为其所感动，领着赵抃登上西山狻猊岩（今小武夷
公园白花岩）顶，提出引西溪贯城并溉田的“以水克火”
之计。赵抃如醍醐灌顶，深以为然，即诚聘丘纯为总
董，全权负责这一伟大工程。丘纯不负重托，最终完成
了这一壮举。

赵抃之后的宋、元、明、清等各朝官府，均对这一系
统水利工程进行过不同程度的修葺与完善，使其总体格
局与形制直至20世纪80年代前未作大的改变。其中主
要的陂坝、主渠至今仍然存续或可寻踪迹。

清献河是集勇气与智慧于一体的综合性工程。它
的建设之“益”，不仅仅体现在灌溉农田“万余亩”，而且
还体现在串联了许多重要的“民生功能”。如它“流贯中
城”，给崇安古城增添了如“丽江古城”般的水乡风景。
而今残存于北门片区的一段清献河，还依稀可见这一古
风悠悠的情景。在北宋至20世纪末，城区的清献河更具
有现实意义：它有机地化解了古城抗旱排涝的大难题，
解决了居民饮水浣洗的窘境，克服了城市消防、疏散问
题。清献河水还驱动了城区的多座水碓、磨坊，解决了
人畜粮食饲料的加工。

清献河在发挥“民生功能”的同时，还兼具独特
的“环保功能”，是“循环经济”“生态效益最大化”
的典范。崇安旧城较小，水流约一两个时辰便穿城
而过。传说清献河建成后，作为县令的赵抃对清献
河制订了许多规约，其中的“分时用水公约”便十分

“环卫”：清晨挑水，上午洗菜，中午洗碗，下午洗
衣，傍晚洗澡，夜晚刷马桶（这一乡规民约后来成为
习俗，直至文革后才被废除，清献河污染此后也日
甚一日）。因此，当清献河流出城廓时，“生活污水”
便成了“肥水”。“肥水不外流”，灌溉完南门畈稻田
后，余水汇入“南清献河”一路灌溉到新阳畈。南门
畈、新阳畈稻田由此肥得膏黑油亮，不仅旱涝保收
且年年丰产。崇安百姓因此称所灌南门畈田为“羊
肉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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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夷山市众多的纪念性地标中，有三个地标，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它们承
载着革命的记忆，也寄托着人们的情感。它们宛如历史的见证者，向我们诉说着
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幻，一段英雄的传奇故事。它们凝结着一代人用生命书写的
忠诚与信仰，让我们这一代人在他们的足迹中找到自己灵魂的共鸣，所以它们不
仅是地理坐标，更是精神丰碑；不只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未来的启迪者，必定成
为我们最为持久且深远的纪念。

一个地标的百年精神嬗变

武夷山市中山路299号，是一个神圣且神奇的地方。很久以前，它是崇安县
（今武夷山市）的城隍庙；1932年以后，它叫作列宁公园。在岁月的轮回中，在相
同的空间里，它曾触碰过香炉灰烬，也曾看见过红旗漫卷。从“不问苍生问鬼神”
的世俗之地到“人民至上”的精神坐标，它突破百年的精神嬗变，如同凤凰涅槃，
浴火重生。

城隍，道教中守护城池之神。城隍信仰从南北朝时期兴起，《崇安县志》记
载：城隍庙，在兴贤坊。每岁春秋二仲设主于山川坛致祭。又，祭邑厉坛则迎其
神而祭之。古时候，面对“妖魔鬼怪”，官府和老百姓束手无策，所以他们虔诚地
相信城隍爷定能保他们家宅平安，时常祭祀叩拜，以求得心灵的慰藉。这也是城
隍信仰中官府之人追求“人民幸福”的重要方式之一。

时光流转，到了近代，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坚定不移信仰的共产主义，对
“人民幸福”有着全新的定义，即推翻剥削制度、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中国共产党
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作为不懈奋斗的目标。至此，关于“人
民幸福”的认知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古代依赖神赐恩典，转向了通过革命创造
来实现，赋予了人民大众改变命运的主体性。

方志敏是千千万万共产主义忠实践行者之一。中共党史上第一个列宁公园
的诞生，就与他的个人经历紧密相连。1922年，方志敏因无钱读书，到上海寻找
工作，打算半工半读。哪知上海人浮于事，找事难于登天，正纳闷着，朋友约他至
法国公园散心。走到公园门口就看见一块刺目的警示牌，上面写着“华人与狗不
准进园”。他把这段屈辱的经历写进了散文《可爱的中国》，文中如此描述他当时
的感受“这几个字射入我的眼中时，全身突然一阵烧热，脸上都烧红了。这是我
感觉着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民族的耻辱催生了他的决心，“让劳动人民拥有自
己的公园”从此成为他心中的执念。

1931年，战争形势十分紧张，方志敏排除种种困难，在他创建的赣东北苏区
的首府葛源，主持修建了占地6000多平方米的公园，并亲笔书写下“列宁公园”
之门匾。这座公园成为我党历史上最早建造的真正属于人民的公园，也成为方
志敏爱国为民情怀的具体表达。公园竣工之日，方志敏在园中亲手栽下一棵耐
严寒、抗风雨的梭柁树，象征着中国革命力量百折不挠、生生不息。

武夷山市列宁公园与葛源列宁公园是一对孪生姊妹。1930年7月，闽北革
命根据地并入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纳入“方志敏式”革命根据地建设和发展的战
略框架。次年7月，“赣东北三杰”之一的黄道主政闽北苏区，他借鉴赣东北苏区
做法，于1932年冬在闽北苏区的核心区崇安县的城隍庙旧址建起了列宁公园。
从此，闽北人民也有了一座属于自己的公园。历经数次修建和扩建，今天的列宁
公园开阔敞亮、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园内的闽北革命历史纪念馆、闽北革命烈
士纪念碑、粟裕大将骨灰安放处、孙克骥和刘国兴将军墓与闽北著名六烈士纪念
亭共同形成爱国主义教育和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的人文景观；塑胶游步道、运动
健身器材、儿童游乐场、休闲长廊、郭忠志愿者服务亭、工会驿站等文体设施一应
俱全，成为闽北大地红色基因与市井温情交织的精神地标之一。漫步在列宁公
园，时常可见，纪念碑前年轻身影庄严宣誓，声浪惊起飞鸟；游步道上白发老者步
履矫健，追寻着青春的记忆；绿荫之下、花丛之中,时尚的抖音博主设下取景框，
开播进行时……

城隍庙与列宁公园，一个地标的一次命运转折，从神灵殿堂到革命广场，从
缥缈虚无的祈愿到脚踏实地的抗争，二者虽跨越时空，却在“为人民谋幸福”的目
标上形成呼应。

武夷山“红场”是一个美丽的广场

在俄语中，“红色”蕴含“美丽”之意，“红场”的意思就是“美丽的广场”。

在俄罗斯，红场是一个古老而著名的广场。它位于首都莫斯科市中心，辟
于十五世纪末，十七世纪后半期定名为“红场”，是俄罗斯举行群众集会、大型
庆典和阅兵活动的地方。俄罗斯红场最初取名只为“红色”或“美丽”之本意。
十月革命之后，“红场”被赋予政治含义，逐渐成为“革命”与“共产主义”的象
征。红场周边红色元素不断增加，西侧是列宁墓和克里姆林宫的红墙，附近还
有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捷尔任斯基、无名烈士等墓碑及朱可夫
元帅雕像，这些元素让俄罗斯红场更加美丽，使其成为革命纪念圣地，也成为
世界著名旅游景点。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带来了红场文
化。1931年，为迎接“一苏大会”，中央苏区的中心瑞金建起叶坪红军广场。同
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在叶坪红军广场举行了
红军成立以来的第一次阅兵仪式。当晚，在广场还举行了盛大的“万人提灯会”，
欢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在武夷山也有一个红场，它建于 1931年 6月。1930年底，在第一次反“围
剿”斗争中，方志敏从红十军中抽调300多名闽北籍红军组建闽北红军独立团，
派回闽北开展反“围剿”斗争。1931年4月，方志敏又亲自率领红十军第一次入
闽作战，解除闽北军事危机。之后，他将自己的得力爱将黄立贵领导的红十军特
务营编入闽北红军独立团中，并委任黄立贵为闽北红军独立团团长。同年6月
14日，这一天对崇安苏区的军民来说是一个美丽的日子。黄立贵率领闽北红军
独立团，趁着雨夜天黑，神不知鬼不觉越过城墙，奇袭了崇安县城，敌军100多人
和反动民团180多人全部缴械，闽北红军独立团占领了崇安县城，端掉国民党反
动派在闽北苏区中心的老窝。人民群众在红军胜利的推动下，奋起斗争，失陷的
大片土地相继复得。

为了纪念“6·14”的胜利，崇安县苏维埃政府带领群众开辟荒山建设红场，作
军民体育活动和军事操练之用。现今的红场，建有标准的塑胶跑道、足球场、篮
球场和排球场，是武夷山市主要的体育活动场所，各类大型体育赛事多在此举
行。

通往胜利的五九大道

1934年2月，一条由福州通往江西的省际过境干线公路开工，我们称它为福
分线。这条公路在崇安县境内由南向北经过兴田、黄土，武夷、城关、洋庄、大安、
分水关，全长77.5公里，其中城区地段约11公里。若干年以后，崇安城区范围的
这段公路定名为五九路。以“五九”命名并非偶然，其源于崇安县的解放时刻

“1949年5月9日”。20世纪90年代初，道路全面拓宽，以千年祭大环岛为界，往
南约8公里地段改名为“武夷大道”，往北约3公里地段继续保留五九路名称，以
作永久的纪念。武夷大道—五九路纵贯南北穿城而过，大道上每天南来北往，车
水马龙，它感受着碧水丹山的活力，也见证过崇安解放的热烈。

1949年 5月 7日，在江西上饶花厅镇，王文波领导的闽北游击纵队与秦基
伟军长领导的二野四兵团十五军四十四师会师。同月 8日，四十四师在闽北
游击纵队的配合下，以一三一团为前卫，一三零团、一三二团各为一路，共分三
路向崇安进军。9日，从上饶花厅镇出发，经岚谷岭阳关进入崇安境内的第一
路解放大军一三零团率先攻进崇安县城。这天夜间 11时许，在县城西门、北
门方向，最先响起攻城的枪炮声，解放大军的队伍整齐入城，崇安县宣告解
放。在渡江战役胜利后的第 19天，解放军打开了福建的北大门，崇安成为“福
建解放第一城”，崇安人民终于结束了 23年的烽火岁月，迎来了最终的胜利。
昔日饱受血与火洗礼的山城，顿时沸腾起来，欢呼声、锣鼓声、鞭炮声，划破夜
空，“5月 9日”从此刻入一个城市的骨骼。用解放日命名道路的终极意义，并
不只在于标记过去，更在于提醒我们，解放不是终点，路漫漫，还需携手向着未
来勇敢前行。

岁月可以冲淡悲欢离合，却带不走一个城市的集体记忆。列宁公园、红场、
五九大道……它们的故事虽已远去，但我们会永远纪念那些为了我们今天的幸
福而流血牺牲的人。这些烙着红色印记的标识早已超越了地理标识的原始功
能，它们是凝固的史诗，是城市的记忆，是躺着的丰碑。当我们在地图导航软件
中输入它们时，请不要忘记，闪烁的是一个城市在历史长河中站成永恒的光标，
移动的是一个城市历史文脉与现代活力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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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永杰 书

武夷武夷““都江堰都江堰””


